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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中秋至又是一年中秋至，，月到中秋分外明月到中秋分外明。。

明月千里寄相思明月千里寄相思，，属于中秋的那轮满月属于中秋的那轮满月，，清凉清凉、、宁静宁静，，承载了人间承载了人间

多少情思多少情思？？思乡思乡，，思亲思亲，，思故人……月色如水思故人……月色如水，，一地清辉流淌一地清辉流淌，，无数说不无数说不

清道不明的思绪便如月在胸中翻腾清道不明的思绪便如月在胸中翻腾，，荡漾荡漾，，生出百般滋味生出百般滋味。。本期本期，，让我让我

们和读者一起们和读者一起，，在那缕皎洁月光中在那缕皎洁月光中，，感受月之美感受月之美、、情之长情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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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摸秋
◎ 徐成文

那年，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川鄂交界
的一所农村学校。我们几个困在山坳里的
年轻小伙子，总想身长翅膀，飞出闭塞，飞
向外界。

那年中秋，恰在最煎熬的周三（那时中
秋节还不是法定假日）。白天喧闹的校园，因
为学生的离去而变得寂静冷清。校长说：“老
师们，今晚来我家吃饭赏月。”有饭可吃，有
月可赏，我们比学生们放假还高兴。

在校长家饭饱酒酣，回寝室时，寂寞惆
怅竞相袭上心头。“摸秋去！”一语点醒众人。
于是，我们或独行，或结伴，向学校周围的田
地出发。

那晚的月，明晃晃的，将漆黑的大地，照
得透亮。我和教体育的张老师一同，向学校
旁边的一条小沟迈进。小沟的坎边，不知是
哪家勤劳的大哥，将一块本来坑洼的边角地
侍弄成平整的菜地。那块菜地里，有鲜灵灵
的秋茄子，红艳艳的小辣椒，生机勃勃的小
白菜，昂扬向上的小葱苗……满地的丰收，
随意铺张着。

小白菜胖乎乎的，感觉自己似乎在扼
杀一个鲜活的生命，我不知从何处下手。张
老师从裤腰带上解下水果刀，弹簧一按，寸
长的水果刀在月光下寒气逼人，似乎要一
展自己的锋利。我的耳畔，是万马齐喑，是
金戈铁马，是风啸鼓鸣，我的手都在颤抖。
张老师粗壮的身子造就了粗犷的性格——

“矫情个啥！”他对着小白菜的根部，一刀
割去，一窝刚才还在吮吸露水的小白菜，瞬
间离开泥土，“血肉模糊”地躺在我们的布
口袋里。

仅此一窝！我不愿我的贪婪让小白菜的
同胞们命丧黄泉。我们顺手扯了一小把旁边
的小葱苗，想让翌日的面条里，飘散些葱香。

“呵，老师，多弄点。家里有刚挖的红薯，
要不？”我们正拍打沾泥的裤脚，小白菜的主
人——王大哥如擎天之柱，矗立在我们面
前。王大哥的大女儿在我班上就读，天天教
育学生要“文明礼貌”“自尊自爱”的我，低头
不语。“老师，不关事，都是自家栽种的。今晚
不是摸秋么，大家就是图个热闹，凑个新鲜，
哪家的菜果不都一样么！”王大哥举起右手，
向我们炫耀着他的摸秋战果——一把火红
的小辣椒！

原来，大家都在摸秋，你摸我家，我摸他
家。谁谁谁的“秋”被摸最多，哪哪哪的“秋”
无人问津，可是翌日田间地头的新闻头条。

从那条小沟返回学校，月亮朗照，秋风
徐来，两个花色的身影，在一片南瓜地里弯
曲。不用问，她们如我们，都是摸秋之人。这
样想着，就不觉得她们的行为有何不雅。“两
位老师也来摸秋啊！”本不想惊扰她们，但年
少的那位姑娘却主动问好。这不是街上开餐
饮店的李梅姑娘么！李梅的餐饮店是街上为
数不多的店铺之一，一来二去，我们几个单
身汉就与厨艺不错的她混了个眼熟。“嫂子，
他们是学校的老师，经常照顾我的生意呢。”
李梅说，嫂子刚过门没多久，母亲想让儿媳
早点怀上孙子，也来摸秋，摸个南瓜（“南”

“男”谐音），希望能生个大胖孙子。
张老师是本地人，他说，其实很多人出来

摸秋，都是想实现心中的那个理想——夫妻
俩想添个女儿，就去摸扁豆（扁豆亦称“蛾眉
豆”）；家有小孩读书，希望小孩聪明，就去摸
小葱（“葱”“聪”谐音）；开店设铺，走马奔波，
都渴望自己收入丰盈，就去摸“菜”（“菜”“财”
谐音）；那些新婚的夫妻，希望百年好合，白头
到老，就去摸白菜（“白”“百”谐音）……

摸秋虽然带有“偷”的行为，但在淳朴的
乡间，大家摸秋只是图个吉兆，所摸之物，点
到为止，意思意思，绝不会大范围的采摘。平
日里，大家对辛勤侍弄出来的作物，珍惜得
像家里的宝贝，唯独摸秋这天，偷和被偷的
人都觉得非常幸福。

那年摸秋，永远是我脑海中中秋夜最生
动最鲜活的记忆。

山衔好月来
◎ 董全云

农家小院的门扉虚掩，轻轻一推，就开
了。最先迎接我的，是墙边老榉树枝头的滴
滴清露，“啪！”地落进我的后脖里。我大笑，
坦然接受一滴露珠冰凉的爱抚，哦，果然是
秋天了！

主人家的两只黄犬看见我，它们并不犬
吠，而是友好地礼让道路一旁，仿佛知晓我
是故人。

这里刚下了一场秋雨，雨水洗亮了整个
秋天。在太行山里散步，主要是来聆听鸟鸣
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在鸟鸣声声中
寻静，是一种愉悦和快慰。

山间应该是属于鸟儿们的，归于鸟鸣的
世界似乎也不为过。鸟雀，用咕咕、叽叽、喳
喳、啾啾不同的声音，迎接着我这个客人。

山野弥漫起一层乳白色的白雾，几只不
知名的鸟儿在山林间欢快地啼鸣，间有小松
鼠窸窸窣窣地在枝头觅食儿，被我惊动，忽
地从这棵树跃向另外一棵树，一眨眼的工夫
就不见了踪影。

中秋的太行山还是一片碧绿，空气中弥
漫着一股植物的清香，有松柏的清香，还有
草类的香味。

傍晚的天空飘满玫红、绯红、橘红的彩
霞，原本打算在院里吃晚餐的我们把饭桌支
在了农家门口的山石旁，那里幽静。不远处，
一挂飞瀑飞珠溅玉，轰隆作响，我们面瀑而
食，桌上有农家的特色小菜，还有我们带来
的酒菜，当然，还有几个性情相投的好友。

我们围桌而饮，一边山前飞珠溅玉，另
一边鸟声鸣啾，秋风飒爽，浑然间几欲忘了
身在何处。忽一人抬头大呼：“山衔好月来！”

可不，深蓝色的夜幕中高挂着一轮明
月，银色的月光如水一般抚摸着大山、抚摸
着乡村田野，农家小院的墙缝间、树底下、草
丛中，各种秋虫儿都叫了起来：唧唧、嘟嘟、
吱吱、嗤嗤……它们唱唱停停，停停唱唱，此
起彼伏的虫声乘着习习的晚风漫过天地间
的每一个角落。

月光是夜行客，不经主人的同意，就大
大咧咧地穿过落地窗，斜斜地映进屋内。窗
户对开，夜风夹着丝丝凉气，穿室而过。如水
的月光，趁着一股凉就洇了进来。夜晚，睡在
如水的月光里，伴着耳畔虫鸣声声，恍惚中，
我竟潜回遥远的故乡。

故乡是一卷老胶片，那些人，那些物，那
轮皎洁的月亮，在胶片里显影，重现，鲜活。

离开故乡许多年了，爷爷和奶奶也永远
留在了我们居住的城市。没有人居住，老屋失
去了人的气息和温度的沁润，迅速老朽坍塌
成了残垣断壁。曾经陪伴我们快乐童年的院
子里长满了荒草，于我们而言，就成了回不去
的故乡。那些无处安放的乡愁，如一壶老酒，
温在如水的月光里，常常在城市的某个难眠
之夜，“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好在，还有高悬于夜空中皎洁的明月。
它照亮了我所在城市那个角落，也照亮了故
乡青葱的草木和蛙鼓虫吟。离开故乡的游
子，虽不能回，但我们拥有同一轮明月。举头
望明月，也望见故乡，望出许多况味。

掬一碗月光
◎ 沈贵芳

应该是很多年前的中秋节了。吃晚饭
时，突然停电，母亲干脆把桌子搬到院子里，
一家人就着月光吃了起来。沁凉的月光照在
碗里，淡淡的光晕，低调却永恒。掬一碗月
光，只觉寻常日子里也有诗意绵长。

小时候，中秋真是个让我魂牵梦萦的节
日。农历八月伊始，我就开始垂涎那些吃不
完的美味：金黄香脆的酥饺，爽润清甜的书
册糕，皮酥馅厚的朥饼……顶顶好的是甜而
不腻的白糕。过节前几天，母亲就开始忙着
做白糕了。先把糯米炒熟，碾成粉，掺上白糖
浆搅匀，再用一个个木模子把它们压进去。
压结实了，磕出来，一块块形状各异、大小不
同的白糕便做成了。最后一道工序，是在糕
面上点红曲水。小小的我总不忘挤在中间，
拿根筷子凑一份蘸蘸点点的热闹。月光迷
离，照着糕面上的红印子，如漂在水中皓月
上的点点荷花，煞是好看。母亲总喜欢在月
光下细细端详，而后笑成一朵盛开的牡丹。

上中学以后，每个中秋夜都和母亲张罗
着拜月娘。斟一壶茶，倒上十二杯，祈求月月
美满。这时，收音机总会很应景地播着《一壶
好茶一壶月》。乡音亲切，旋律婉转，渗透了
浓浓的乡情和美好的念想。院子里拜月、吹
风、哼熟悉的曲子，想着许多无法实现的愿
望却仍对生活心存感激。夜深，月色可亲，袅
袅檀香里，母亲不忘斟上几杯清茶，缓缓饮
尽，颇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情致。

曾经，拜月娘的仪式感最让我念念不忘。
淘气如我，也早早准备好各种学习用品，只等
中秋夜一到，便郑重其事地摆放到供桌上，祈
盼月娘保佑自己聪颖灵性。之后便和月光一
起守在香案旁，耷拉着眼皮也不肯上床睡觉，
一直到香烛燃尽，亲自撤下各种学习用品。第
二天，便满心欢喜地用起拜过月娘的新本子，
写起作业来也“下笔如有神”，仿佛冥冥之中，
月娘真的听得到自己虔诚的祈祷。

很多人都觉得，潮汕人的习俗过于繁琐，
每逢大节小节都得早早起床忙大半天，把自
己弄得疲惫不堪。节日变成负担，这一点我也
深有体会。母亲却笑笑说，人间烟火也是一种
美，你逃也逃不掉，倒不如沉醉其中。不得不
承认，劳累了一天后，当看到满满一桌子菜都
出自你的双手，一家人团团圆圆地围坐着用
餐，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非一词半语而能喻
之。这时候，若有月光倾泻下来，掬一碗月光，
微笑对饮，那定然是人间烟火最美的注脚了。

长大后，慢慢地，我也明白了母亲，明白
她“掬一碗月光”里的人生智慧。就像中秋
夜，一番忙碌后，桂花香里饮茶，花在杯中，
月在杯中，亲人在旁，内心充盈着温馨和喜
悦，仿佛也荡漾着一轮圆月。

掬一碗月光，在寻常烟火间，将日子过成诗。

儿时中秋打火把
◎ 吴娜

小时候，我跟着父母住在矿上，最喜欢
过的就是中秋节，因为那一夜我们小孩子可
以肆无忌惮地打火把踏秋。

离中秋还有段时日，我和弟弟就已经按
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日日催着父亲赶紧将做
火把的材料找来。那日，父亲终于带回了废
旧的铁皮小油漆桶，沾满油渍的旧棉纱，还
有两根带着伤疤的粗木头。我和弟弟一见，
赶紧搬凳子的搬凳子，端菜的端菜，只待在
井下挖了一天煤的父亲酒足饭饱后，能给我
俩做火把。

父亲小酌两杯老酒后，大手一挥，我和
弟弟赶紧将工具箱拿来。父亲先将粗木头锯
成段、削皮、推刨，再用砂纸细细打磨，这就
是长短粗细适中的火把柄了。父亲又将铁皮
小油漆桶钉在木柄顶上，再在油漆桶里塞上
油渍棉纱，矿山特色的火把就做好了。

我和弟弟立即拿上火把，跑到家属大院
里，跟也已经做好火把的小伙伴们玩起来。
虽然这时候大家的火把还都没点火，但大家
仍然兴奋地举着火把围在一起转圈圈、唱着
歌。那时候，大家的火把都是用差不多的材
料制成的，但不知怎的，我总觉得父亲给我
和弟弟做的火把是最漂亮的。

好不容易盼到了中秋节，吃完晚饭后，
我和弟弟就举着火把等着父亲给我们点火。
父亲在油漆桶里的棉纱上倒上煤油，用火柴
轻轻一划，往棉纱上一靠，噌的一声，火苗蹿
了出来，瞬间就点亮了我和弟弟的笑脸。

我俩出了家门，街上已经聚集了很多打
着火把的人。大家很自觉地排成几队，火红
的火把把整个街道照得通明。大家心照不宣
地有序向野外走去，空气里弥漫着秋稻的香
味，皎洁的圆月挂在半空，一直就在前方为
踏秋的人儿领路。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刚分到
我们矿工子弟学校教音乐的刘老师举着火
把带头唱了起来。刚开始，我们还只是跟着
老师小声哼唱，渐渐地便兴致高涨了起来，
连带着声音也越来越响亮，空旷的田野里歌
声此起彼伏、浩浩荡荡。我们一直走啊走，一
直走到淮河的大堤上。盈盈河水东流，圆月
当空，红彤彤的人脸儿在堤坝上围了一圈一
圈，在火把的照耀下，都泛着幸福的光。

回到家里，我和弟弟顾不上满身、满脸、
满头发丝里的油灰，意犹未尽地爬上楼顶。
远处无尽的田野里，仍然有一排又一排亮亮
的火把在有序移动。我和弟弟立即挥了挥手
中的火把，很快附近的屋顶上也亮起了火
把，这时候各个高处的火把与田野里有序移
动的火把交相辉映，真感觉整个世界都亮着
星星呀，就这样一直亮到了天明……

多年后，父辈们退休、老矿封井，我们搬
进了市区，中秋再也没有人举着火把在外面
踏秋了。又是一年中秋至，明月当空、人间团
圆，站在林立的高楼上，窗外是一盏盏明亮
的街灯，一直延伸到远方，我仿佛看到那年
那夜矿山的火把又亮了起来……

月光洒满山谷
◎ 付令

爷爷的月饼是藏在床下的。在婆婆的责
骂声中，爷爷变魔术般从床底陶罐子的盖子
上拿出一个大饼子，递给了我。是的，我看到
是在盖子上，而不是罐子里。那是一个实心
的饼，除了细碎糖粒没有其它花里胡哨的馅
料，焦香的外壳上则撒了一些芝麻。虽谈不
上有多可口，但充满魔力的出现还是吊足了
胃口，饥肠辘辘的时候，便也成了甘旨至味。

爷爷兑现承诺，着手准备中秋节的白糍
粑。赶场买来糯米，用清水洗净，浸泡一夜后
放入甑子里蒸熟。在石臼里用石杵舂成米
团，再压成饼状。外面裹一层炒熟的糯米粉，
免得粘连，一个个排好放入簸盖晾起来，大
功告成。

中秋那天，大小姑姑两家人也回来，一
大家子人聚在了一起。月亮从远处的山巅升
起来了，那么大，那么亮。月光洒落，屋顶镀
上银色或微微带点金色，银辉也穿透了筒子
楼大通廊的栏杆，铺满门前。四周都是山，眼
前是一个刚刚好的盆地，刚好能够容纳工厂
和家属区。这个山沟，不大不小，就是我们生
活的全部。

我比大小表弟略大，需要上晚自习，一
下课便跑得飞快。和枯燥繁重的学习相比，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头年到家只看了中秋晚
会的尾声，李谷一老师正在演唱主题曲《神
州一片月》。这年，中秋晚会时长加长了，我
便看了更多。看电视的间隙，我却担心着父
母考问学习情况，毕竟初中以后数学成绩就
下滑了，拖后腿，加上自己贪玩，排名一路下
滑：年级第二，第八，十几，三十几……摸底
考试结束了，但没出分，被问一次，担心一
次，干脆说没考，免得唠叨。还有一些伤害来
自攀比。大表弟比我更贪玩。我们玩起成语
接龙游戏，我和小表弟不相上下，大表弟落
了下风，被大姑姑和大姑父当面数落“将来
只有当工人，摇车床”。大表弟突然也不开心
了，收起笑容，脸上写着对未来的惧怕。

煎好的糍粑终于出锅了。山巅上镀上了
银色，树枝披上缎带，地上铺满清辉，穿过栏
杆的月光，还有白糍粑，那一刻都闪着亮，宁
静、祥和，像一曲缥缈的夜曲，散发着桂花淡
淡的清香。“唉，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姑父劝
慰。大人们讨论，下乡、返城，哪一样不是充
满未知，结果也都走过来了。婆婆招呼大家
来吃糍粑，外焦里嫩，韧劲十足，糯香满嘴。
大人们便再也没说什么，只是望着我们三兄
弟，脸上溢满笑容。

少时对未来的憧憬伴随着丝丝忧虑，很
多是宿命的——大表弟当年留着飘逸的斜
刘海，背地里嘲笑过小姑父头顶的“地中
海”，人到中年的他自己也有了“地中海”。当
然，工程师小表弟也毫不意外得以遗传。至
于“啤酒肚”，大姑父说是海量才可以，傻傻
的我们还挺向往，觉得豪爽。结果现在，原本
清瘦又最不豪气的我，肚子一旦套上“救生
圈”就怎么减都减不下去。

多年后，在异乡片片月光下，我总是想
起那个山谷洒满月光的夜晚。糯香萦绕心
间，经年不散。


